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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夏天，生命和梦想才是最热烈奔放的。
因为属于青春的深刻、美好，似乎都在夏天发
生。比如校园，比如毕业，比如离别，又比如最难
忘的高考……

不知不觉，我的高考已过去了十几年。记得
那年夏天，临近高考时，整天昏昏沉沉，似乎有看
不完的书，刷不完的题，每个同学都很焦虑、燥热，
却又不得不拼命、奋斗。离高考还有10天、9天、8
天……1天，黑板上的倒计时，好像在提醒着我们
每个人的命运，将在这一天得到一个公平的裁判。

高考前的最后一个晚自习，班主任给我们开
了一个特殊的班会，没有说加油打气的话，也没
有提具体的要求和希望。她只是提前把班费全
都兑换成了一元硬币，然后每个人发了一枚，寓
意助我们一“币”之力。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不确
定有多少同学还像我一样，一直珍藏着那枚硬
币，但我相信大家都不会忘记那个属于中学时代
最后一个夏天的夜晚。

考试那天，母亲早早做好一碗面条，和我往
常参加考试一样，还特意加了一根火腿肠、两个
鸡蛋，寓意满分。一路上，母亲一遍遍地提醒我
该带的东西，叮嘱我要放轻松。然而我那颗紧张
不安的心，在微微吹过的风中泛起层层涟漪。

考完最后一门出学校的时候，母亲远远地向
我招手，她并没有问我考得如何，只是牵着我的
手，说要好好犒劳犒劳我。我也是第一次觉得从
学校回家的那段路很美，也很短。我和母亲并肩
而行，微风吹过，有母亲扬起的秀发，有淡淡的栀
子花香。

一回到家，我就把闹了三年的闹钟的电池给
卸了，但没想到的是，即使它停止了转动，青春依
然是留不住的。成长总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仿佛
还没来得及回味，一切已飘然远去，成为那一片
不可触碰的遥远的云。

那年高考，我的成绩并不理想，也没能如愿
地考取心仪的大学。我也曾一度迷惘，对未来充

满恐惧。但后来我选择了参军，经历了不一样的
成长后，我完成了自己的青春蜕变，也在另外一
场“高考”中，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在生活的一次次历练中，我渐渐地明白了一
个道理：曾经你以为天大的事情，多年后都可以
云淡风轻。高考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决定
命运的是自己是否不忘初心、一如既往地努力。
即使进入了一所好大学，前方依然有很多东西等
待着我们去适应，去学习，去承受，并在挫折中去
完成我们必须完成的各种人生功课，而那场高考
仅仅是一个开始……

时光荏苒，每个人都终将老去，而那年夏天
的那场高考，原来只是为了让我们明白奋斗、青
春、时光的意义而埋下的人生伏笔，它仅仅是一
个故事的开头，并不影响人生的走向。

只要不害怕失去，也不轻易放手；不害怕付
出，也不急于失望。多年以后，我们都可以不留
遗憾地感激曾经那个全力以赴的自己。

青 春 的 伏 笔
马庆民

我打小喜欢窗，尤其喜欢老式
的木格窗。那娇细的木格窗棂，蹲
坐在土墙上，虽历经岁月的风雨，
精细苗条的木条早已逝去了光华，
但木质的柔软和质朴依然健在，细
细纹理散发出的木香依然沁人心
脾。朴素的窗棂，犹如朴实的农
人，与厚重的木门、忠实的门槛、壮
实的屋梁，一起庇佑着乡村人家的
冷暖。清晨，暖暖的阳光绕过窗
格，一层层铺进瓦屋，就有细小的
灰尘，围着光线，一圈一圈跳着转
着，像喜庆的音符在舞蹈、在召唤，
把一家人的欢笑串起来，一直延伸
到屋外和田野。

老家是土屋，三间青砖灰瓦
的房舍，搭配着古色古香的木格
窗棂，土墙的厚重冷峻与窗棂的
轻巧温暖相互映衬，彰显出古典
的美和质朴的纯。木格窗棂，原
汁原味，未经雕饰，不涂不染，保
持着树木的本色。春天，和煦的
风穿过窗棂，拂去土屋内沉睡了
一冬的慵懒和散漫；夏天，多情的
雨飘过窗棂，带走角角落落潜滋
暗长的灰尘；秋天，枯黄的树叶钻
过窗棂，传递出原野里赤橙黄绿
的信息；冬天，纷飞的雪掠过窗
棂，点亮炉火融融的绵长时光。
窗前，留下过母亲多少个日夜缝
缝补补的身影，也印刻下了我用
功苦读的童年光阴。在乡村，小
小木格窗，关照着一家老小的温暖，解读着气候变换的奥
妙，传递着农谚俚语的浓情，充盈着乡村人家的长情。有了
木格窗棂的陪伴，时光的脚步似乎也变得慢了，在这散漫的
时光里，庄稼人的心也变得熨帖踏实了。

犹记小时候，为看书方便，父亲在卧室的土墙上给我掏
了一扇窗。那是由一块厚重的木板做成的接窗，没有窗框，
也没有窗棂，更没有好看的窗格，只有一块沉实的窗扇。平
时，窗扇关闭着，考虑到安全，里面用一根木杠横杠着。看
书时，只需将那块木板用力向上推起，再用那木杠顶住，土
墙上就敞开了一个方方正正的空洞，光线通过那窗洞无遮
无碍照进来，屋子刹那间就变得通明透亮了。

为开这扇窗，父亲可没少费心思。家里没有尺子，他就
从母亲的针线筐里找来一根绳子，反复丈量开窗的大小高
低。窗子的方位确定后，他又扛了䦆头在土墙上掏挖起
来。土墙厚硬，父亲每挖一下，䦆头就往他怀里弹一次，发
出“嘭嘭”的撞击声。见父亲汗流浃背的样子，我有点心疼，
就劝父亲别挖了，父亲看我一眼问，你不想看书了？我说想
看。父亲说，想看不挖咋办。说完，对我笑笑，又抡起䦆头
狠挖起来。土墙终究抵挡不住父亲的耐力，在父亲的一次
次强攻下，敞开了洞门。窗洞挖好，父亲借来泥刀泥抹，把
窗洞四周修平抹光。看着阔大敞亮的窗洞，我高兴得手舞
足蹈起来。父亲就说，看把你兴得那样，这只是个窗洞，窗
扇还没影影呢。我一听顿时蔫了，父亲见我像一只泄了气
的皮球，刮了我的鼻子说，哄你哩，你还当真了，窗扇我早几
天就做好了。说着，就让我跟他到场院边的柴棚去抬。窗
扇安上，窗子就大功告成了，屋后的那棵山楂树却没有了。
我知道，它的后半生将以另一种方式存活着，只是，我再也
吃不上那酸酸甜甜的山楂果了。

有了父亲给我开的那扇窗，每逢暑假，和父亲一起从地
里干活回家，吃罢午饭，趁父亲在炕上稍息之际，我便趴在
窗下的缝纫机上看起书来。伴着父亲轻微的鼾声，我读完
了《西游记》《悲惨世界》《红与黑》《老人与海》等名著，也借
阅了一些文学期刊，至今仍令我记忆犹新的是铁凝的《哦，
香雪》和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短篇佳作。

父亲为我开挖的那扇窗，开启了我的阅读时光。那扇
窗，虽然笨重质朴，却打开了我观察世事的眼睛。也就是从
那时起，文学的种子就深深植根在了我的心里。

感谢老屋的那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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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要去卧虎岭，禁不住暗想：这岭上真有虎
吗？这虎是凶猛还是温顺呢？车不到半小时就到
了地方，急切地想知道哪里有虎，还没下车就开始
东张西望，却见两轮大水车悠哉悠哉地转动着，扬
起的水滴在空中传来丝丝凉意，忙奔过去接了几
把，真叫一个凉爽。原来在这两山相夹处竟有一
个水街，那就再洗把脸，撩撩水，抑或打一场水仗，
夏日里难得一身清凉。

沿水街向上，水泥路并不弯曲，坡也没那么
陡，不多时一湾碧水突现眼前，远远望去，湖光
山色，水波浩渺，美景不可方物。临近岸边，有
垂钓者或眼望水面，期盼着有鱼上钩，或闭目养
神，似乎只为“钓娱”而已。正想驻足歇息，以享
美景与垂钓之乐，忽有人说不远处就是动物养
殖园。啊，差点忘了，想来那虎必在这园里了，
于是加快了步伐。

初进养殖园，但见绿树环绕，曲径通幽，爬山
虎藤蔓葱茏。行数十米，进入飞禽区，锦鸡发着
呆、白鸭嘎嘎叫、黑天鹅伸长脖颈游来游去，鸵鸟
昂起头四处张望，孔雀人来疯似的开着屏拧来转
去。再往前，见一匹马不住地点头，像是与游人打
招呼。两头驴乖巧地低头进食，旁边栅栏里的骆
驼因此显得格外高大。漂亮的梅花鹿三五成群，
优雅地走来走去。马鹿伸长脖子享受着游人的喂
食，丝毫不介意有人说它是四不像。可爱的羊驼
使人真想翻进栅栏搂住那毛茸茸的脖子。另一间
棚子里，一只羊驼宝宝刚刚出生，正在饲养员的帮
助下慢慢站立，真心送了个祝福给这新生宝宝。

沿路继续前行，发现一只狼焦急地在笼子里
转圈，散发着它那还未泯灭的狼性。狮子依旧雄
壮，连睡姿都显得霸气十足。两只黑熊不知因何
发脾气，龇牙咧嘴地相互吼叫着……直到猛兽区
尽头仍然没有老虎的踪影，难道是狮王雄踞，没有
了老虎的地方？“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猴山
上的猴子追来逐去，无比活跃。一只老猴子趁机
在笼子旁接过一根胡萝卜，一边啃食，一边警惕地
扭头朝后山上张望。看着它啃完那根胡萝卜，就
听有人喊集合。

一伙人沿养殖园门前的水泥路向上走，转过
几道弯踏入山路，山势渐渐陡峭，鸟鸣不绝于耳，
绿色植物竞相生长，葱茏了整座山脉。山花尽显
烂漫，黄色的、紫色的、白色的……或成片开放，或
散落草丛间，夏日的热烈就这么漫无边际地铺展
开来。同行者备受感染，热情高涨，有人还唱起了
山歌，“这山望着那山高，望见乖姐砍柴烧，没有柴
烧我给你砍，莫把乖姐晒黑了……”“吆，吆吆！”其
他人附和着，嘻嘻哈哈朝前走。不多时爬上一道
山梁，终于可以休息了。站在山梁上举目四望，山
川沟壑尽收眼底，远处的道路桥梁和州城里的高
楼大厦清晰可见。登高望远，气喘吁吁也罢，挥汗
如雨也罢，这一刻都值了。

稍作休息，队伍开始沿着山梁向前进发。行
进中猛然一惊，不敢前行，同伴皆异，忙指前面一
片矮松，松下似乎有虎！同伴举目同望，随即一片
笑声，明明是卧石，哪里来的猛虎？再前行数步，
果见石卧松间。不看不知道，一看真奇妙。只见

群石姿态各异，近处一石的确形似猛虎匍匐在地，
不远处一石更像一只巨鳄。还有两石竖立在地，
如两把剑从天而降。更有一只脚印深陷石中，前
两日降雨，这脚印里还有一窝雨水呢！另一巨石
上水窝更大更深，像极了牛槽，若牵来一头牛，水
也够它一番饱饮。越看越惊奇，这高山之巅，怎会
突然长出这么多奇石？既然不是人为搬运，难道
是天上神仙贪玩，将奇石撒在此地？顾不得想那
么多了，先找个平坦点的石头躺一会儿歇歇脚，欣
赏这眼前的美景吧。啊呀，天怎么这么蓝，云又是
那么白，草还如此绿，一堆一堆的白石散落其间，
宛若一群群白色的绵羊。我这是在放羊吗？偷偷
做一会儿牧羊人吧。美哉，悠哉！

一阵吆喝声打断了美梦，同伴们在相互鼓励
中又开始迈步前行。太阳确乎有些炙热，幸亏有
风吹过，树叶婆娑，草甸滚起层层绿波。不知怎
的，又想起寻虎之事。有同伴笑说现在不就在虎
背上吗？你看这山势，身后那是虎尾，往前更高
的那是虎头。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卧虎岭
里的虎，且此时就在虎背上。如若变成巨人，是
不是就可以跨在虎背上，借虎生威，驰骋于天地
之间……

沉浸在幻想里，人亦不觉得有多累，不知不觉
间就到了最高点。天疑似更近了，白云羽毛状铺
满天空，真想随手抓一把，或者爬上去美美睡一
觉。回转身，“虎头”“虎身”“虎尾”看起来更加明
显，卧虎岭的“虎”终于露出了真面目，且已经被我
们征服啦！

卧 虎 岭 寻 虎 记
寇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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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头摄影 郝军霞

若说春天是朝气蓬勃的孩童，夏天便是明媚
动人的少女，尤其是浅夏，亭亭玉立，娇俏水灵。

许是因为娇羞，许是舍不得惊动谁，入夏的第
一场雨，下在深夜里，雨势不大，亦没作过多逗留，
匆匆下了一会儿就停了。正因了这场雨，翌日醒
来，空气更加清凉舒爽。

此时，若是到山野田间走一走，你定会醉倒在
浅夏时节里。

初夏的阳光还不过分霸道，清清朗朗地照着
大地，明亮却不晃眼。它与风儿搭档，一个温纯，
一个随和，一切都那么恰如其分，令人心旷神怡。
任谁，都会赖在这舒适的怀抱里，不走了。

碧空如洗，不染尘埃，成片的云朵徜徉其间，
白得凝脂，无拘无束。该如何来形容它呢？若说
天蓝如大海，那么白云就是海里游来游去的鱼儿；
若说天阔似草原，那么白云就是草原上自由自在
的羊儿；若说天远如梦乡，那么白云就是梦中酣睡
正甜的婴儿。哦！仔细再看，白云多么像刚出炉

的棉花糖，那么轻那么柔，仿佛下一秒就要掉落下
来了。呵，若是真掉下来，不知要解了多少孩童的
馋，他们正张大了嘴巴望着满天的云朵呢！

走累了，在路边随便找块石头歇歇脚，看陌上
开得正欢的各种花：芍药、月季、茉莉……还有许
多我不知名的，粉的粉，白的白，都是女孩儿最喜
爱的颜色，朵朵开在枝头，鲜艳欲滴。鸟雀不小心
惊落了它们，花又开在了地上，倩影摇曳，翩翩若
舞，且芳香弥漫。

空气中除了花香，还有碧草的清香味。诗人
谢灵运《游赤石进帆海》中有云：“首夏犹清和，芳
草亦未歇。”入了夏，草木更盛，草香愈发浓郁。我
大口大口呼吸着初夏清新的气息，新鲜的气味源
源不断注入心肺，令人周身轻盈，通体舒畅。草色
青青，像极了一张柔软的毯子，我多想像孩童一样
躺在这软绵绵的草地上，无所顾忌地打滚呀！想
想都很快乐。

远处，一头黄牛在浓稠的绿浪中悠然自得地

食草。大概是昨夜落雨的关系，青草格外鲜嫩可
口，老牛吃得津津有味，时而摇头晃脑，时而甩甩
尾巴，憨态可掬，可爱极了。这样美好的田园画
面，顷刻间勾起我心中无限情愫。草木葱茏，光影
交错，此刻的我正陶醉在大自然和谐的情调里，沉
浸在诗情飞舞的时光中。如此独处一隅，静守自
在清欢，忘却俗世所有纷扰。

著名诗人陆游曾执笔赞初夏“古来江左多佳
句，夏浅胜春最可人”。浅夏，着一身素裙，执一
支素笔，勾勒一幅幅淡雅的图画，清风徐徐，花枝
灼灼，芳草萋萋，所有风景，犹如诗中来，呈现在
眼前。

我爱这个季节
的灵动与丰盈，洁
净与温馨。这份别
样的柔情，似清泉
汩汩，流淌在心间，
安宁且丰富。

浅 夏 如 诗
邱宝瑜


